
春暖花开，桃红柳绿，

是踏青春游个好辰光。我

就会想起小辰光同邻居小

朋友一道步行去西郊公园春游

个事体。

埃歇辰光我住辣了杨浦

区，西郊公园对我来讲是一个斜

气神秘个地方。据说西郊公园里

向有威风凛凛个狮子老虎，有体

型庞大个象鼻头，还有活蹦乱跳

个猢狲，对阿拉搿点小朋友个吸

引力是斜气大个。不过当时阿拉

呒没钞票，勿好乘车子去白相，只

好靠两只脚走过去。

按当时个说法就是乘11路

无轨电车，两个“1”代表两条腿，

也是蛮形象个。

哪能走呢？路勿认得呀！我

就拿出一张上海地图，搭几个邻

居小朋友一道，一门心思要寻到

通往西郊公园个路线。经过反复

商量，阿拉决定尽量走直线，减少

迷路个风险。接下来我拿出一本

练习簿，开始设计行走路线：从控

江路出发，走到大连路，再转弯到

长阳路、长治路，过外白渡桥到外

滩，然后沿牢南京路走到人民广

场，沿西藏路走到淮海路，一直往

西经过交通大学，最后沿虹桥路

再往西走，就可以到西郊公园了。

路线设计好以后，阿拉再回

去征求家长个意见。一开始啊，

伊拉侪勿同意阿拉去，讲路忒远，

怕阿拉出事体。阿拉就请了一个

大阿哥作为安全保障，陪阿拉一

道去。最后爷娘勉强答应了。

出发搿天，早浪向4点钟，天

还呒没亮，阿拉就出发了。每个

人书包里向侪装了两块饼干、一瓶

冷开水、一支笔、一本练习簿。为

啥要带纸笔咾啥呢？因为阿拉到

西郊公园白相好还要原路返回，所

以走一路就要记牢一路经过个商

店、菜场、电影院。特别是过十字

路口转弯个辰光，要记牢四只转弯

角子浪向个房子是啥个样子个，搿

点物事侪是阿拉回来个路标。

等按照事先设计好个路线，

一步一步走到西郊公园，已经是

吃中饭个辰光了。虽然只白相了

两三个钟头就要开始走回头路，

但是大家斜气开心，有了第一趟

个经验，阿拉决定下趟还要再来。

等到回到屋里向，附近其他

小朋友听说阿拉是自家走到西郊

公园个，侪眼热得勿得了，纷纷表

示等秋游个辰光，也要到西郊公

园去。我一听，马上抬起头，拍拍

胸脯，老自信个讲：“阿拉认得路

个，到辰光带大家一道去。”不过

其他小朋友勿买账：“啥人要侬带

啦，阿拉自家也会得去个呀。”

再后来，只要到了适合春游、

秋游个日脚，或者暑假里向，弄堂

里向个小朋友侪会得三五成群结

伴而行，自家设计路线，一路浪讲

讲笑笑走到西郊公园去白相。直

到现在，只要搭老邻居一道聚会，

总会得讲起当年一路浪向发生个

趣事，引出了勿少开心个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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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闲话  

老里八早

茄山河

灶披间

老底子有句闲话叫“吃在广

州，穿在上海”，因为从20世纪初

开始，上海裁缝师傅就辣时装创

新方面独树一帜。当时上海滩浪

专门开西服号、做西装个裁缝叫

作“红帮裁缝”，其中专门做男装

个大多数是浙江奉化人；开时装

店、专做女式时装个，大多数是浦

东川沙人。迭种情况，搭女子时

装店个“开山鼻祖”赵春兰有关。

赵春兰是浦东川沙唐暮桥

赵家宅人，从小子承父业，做本

帮裁缝，擅长加工丝绸面料。

伊23岁个辰光，到浦西一位

外国人屋里向去做衣裳，

看到勿少外国时装个照

片，产生了浓厚兴趣。又

拿搿位顾客个太太从国

外带来个连衫裙、夜礼服

拆开线脚后，作为衣版重

新裁剪丝绸面料，

做出来个夜礼

服、连衫裙，

既合身又时

尚，轻薄滑爽，让搿位太太辣了社

交场合大出风头。

赵春兰个名气，很快就辣了

旅居上海个外侨女眷当中传开

了。后来赵春兰又去外国学习西

式剪裁，勿但学会了做内衣衬衫、

浴袍晨衣、夜礼服搭仔连衫裙等

“白货”（又称“软货”）个工艺，还

学会了做女式呢绒大衣、西服套

裙、夹克衫等“黑货”（又称“硬

货”）个工艺。回囯以后，伊辣了

家乡川沙广收徒弟，又辣了南市

曲尺巷开了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

独资经营个女子时装店。

赵春兰个第四代传人，川沙

人金鸿翔、金仪翔，不但继承了伊

个手艺，还北上哈尔滨、海参崴学

习“硬货”时装个加工工艺；又南

下新加坡、南洋群岛等热带地区，

学习“软货”时装个加工技术。回

到上海以后，两兄弟辣了静安寺

路（今南京西路）、晏芝路（今石门

一路）交界处开了一家鸿翔西服

公司，专做女子时装。以西式裁

剪、中式手工，通过镶、嵌、滾、切、

绣、包、挖等中国元素和手艺，中

西合璧，做出来个女式时装，款式

时尚，做工精致。鸿翔时装店又

请来胡蝶、徐来等电影明星为品

牌站台，举办时装表演，很快就名

声大振。越来越多个川沙籍裁

缝，侪轧到晏芝路浪来开时装

店。短短个一条晏芝路浪向，时

装店一家连一家。

当时上海时装设计最突出个

特点就是中西合璧。一方面充分

挖掘中国传统服装元素，一方面

吸收当时欧美时装杂志搭仔好莱

坞明星照片里个服装特色，使当

时个上海时装呈现出东方魅力个

同时又有着时尚前沿个审美趣

味，婚纱礼服、新式旗袍等时尚服

饰推陈出新。

当时来到上海个外籍女眷当

中流行搿能一句闲话“勿到晏芝

路，枉来上海滩”，意思就是：到了

上海，假使勿做几件丝绸服装带

回国，等于白来一趟。

◆ 储有明赵春兰与女式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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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春天个美景，经常会提

起乡间大片大片个油菜花。其实

散落了城市边边角角个零星油菜

花也蛮有看头个。

油菜花是最有集体观念个，

单株个油菜花往往看起来不起

眼，一旦组成一片花海，却能营造

出一方绝美空间。于是，一片片

油菜花田，就成了上海市民心里

向欢喜个地方。

可惜因为大城市往往绿化空

间有限，整片个油菜花难以在高

楼大厦间立足，不过，只要聚起十

几株、几十株油菜花，同样可以展

现出顽强个生命力。在我经常走

过个马路边，油菜花总会在勿经

意间闯进我个视野，带拨我惊喜

与感动。走近一看，还能看到蜜

蜂辣花丛里飞来飞去。看到搿种

风景，我个心情往往会一下子开

朗起来。

金黄色个油菜花，呒没大红

大紫那么热闹，也呒没牡丹、月季

那么绚丽，却有一种典雅动人个

感觉。一小片油菜花，辣了蓝天

白云之下，同样显眼得勿得了，就

算落雨天，雨水淋辣伊身浪，也是

风姿飒飒个，勿会坍台。

我常常想，春天从三月下旬

开始，就进入到花草迷人个季节

了，可以讲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尤

其辣了上海，城市绿化做得斜气好，

街头路边从不缺各种各样精心培育

个植物花卉，可惜上海市民个眼光

也斜气高，交关美景侪辣了勿知勿

觉当中被忽视了。要是油菜花呒没

自家个鲜明特色，是绝对勿可能自

成一景个。

有一日，我搭朋友闲聊，伊勿经

意中讲起：“马路边个风景，为啥总

归会有油菜花个影子？”我想可能有

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油菜花

有较强个环境适应能力，另一方面

是因为有交关人欢喜伊。

辣交关文学作品里，作家描写

世外桃源个春天，会用白墙黛瓦、桃

红柳绿、花团锦簇、阡陌纵横，以及

金黄色个油菜花海。由此可见，

油菜花个金贵，油菜花个美丽，

是受到古往今来交关文人墨

客共同认可个。

我欢喜生长辣上海马路

边个油菜花，尽管伊往往只

占用了一小块地方，却依然

尽情展示独有个温婉与风

情，决不辜负大自然个厚

爱。无论生长环境如何

变化，侪要把自己

最美好个一面

展现出来。

◆ 邵天骏城里冒出油菜花

沪语趣谈

《上海话大词典》收录的“拍

纸簿”（也作“柏纸簿”）是便签纸

的另一种叫法，现在用此查询，多

家电商平台上都能找到卖家，说

明还在用到它。该词是从哪

里来的？原来给出的经典答

案是英语外来词，即 writing

pad或Pad的音译；是“清末文

化商业迅速繁荣带来的新

词”。人工智能模型DeepSeek

也解释说，这可能是18世纪

苏格兰英语中带有“叠放纸张

的本子”含义的pad一词发展

衍化而来的；它推测“此译法

可能形成于19世纪末至20世

纪初的近代中国，19世纪通商

口岸（如上海、香港）的西方商

人推广胶订纸本，本地商家可

能直接借用英语发音，结合功

能描述创造了‘拍纸簿’一

词”。另一个电子搜索引擎

“百度百科”还找出了具体的

发明者，“据记载，拍纸簿

（pads）是由马萨诸塞州一家

造纸厂工人ThomasW.Holley

在1888年左右发明的”。

笔者之前也一直视其为近代

登陆上海的外来词，直到看见明

代王锜所撰的《寓圃杂记》。他在

该书的《遗文》中写道：“京师风

俗，每正旦，主人皆出，惟置白纸

簿并笔砚于几上。贺客至，书其

名，无迎送也。”这本“白纸簿”是

供前来拜年的客人留下姓名和地

址等信息而准

备的，历史上

也叫作“门簿”。据

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

的研究，白纸簿或门簿的

设置，“原本是传统政治体

制中严防奔竞干谒的一种

制度设计……至迟到

宋代就已出现，到明代

更是屡见于文献”。汤

显祖《紫钗记》中说：“昨日开

榜，有个陇西李益中了状元，

细查门簿，并无此人姓名。”

清代翟灏在《通俗编》里也有介

绍“白纸簿”。上面提到的王锜

在《寓圃杂记 · 遗文》中还详述

了放置白纸簿之后的故事：说

刑部主事刘廷美元旦外出时，

把好友刘原博题诗的《钟馗画》

挂在中堂，结果贺客上门“见此

诗，各摘簿一叶录之以去……

顷间，簿已尽矣”。可见，这白

纸簿非但装订成册可供摘取，

还颇有篇幅能容诗抄。

王锜生于明朝（1432年），

比DeepSeek推测的年代早三百

多年，白纸簿已是中国民间的

常用物；此时包括苏格兰在内

的西方世界，仅以“单张羊皮纸

或莎草纸的书写形式为主，装订成

册的‘本子’尚未普及”；至于造纸厂

工人Thomas，他还要等上四百多年

才会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结论是：

尽管经历数百年的演绎，“拍纸簿”

的形式和作用有所变化，但从词语

的音、形、义来讲，让“拍纸簿”认祖

归宗“白纸簿”应该说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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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我生活在上海郊区，

记忆里有许多春日习俗。

春天，大人会叫小朋友去田

里听田鸡（青蛙）叫，据说如果田

鸡在中午以前叫，那么地势高且

排水好个高田有望丰收；如果田

鸡在中午以后叫，则地势低洼或

靠近水源个低田有望丰收。

春天，小朋友还常常外出挑

野菜，特别是荠菜。据说，把荠菜花

放在灶台上还可驱逐蚂蚁和小虫。

春天，杨柳发芽，大姐姐、小阿

姨会制作杨柳球戴在头上，企求红

颜不老。农家则以插柳日（清明节）

个晴雨来预测当年农田个水旱。

春天，蒸青团、焐熟藕、烹鲜笋，

侪是时令食品。真是：红藕青团各

领先，家家烧笋又烹鲜。

◆ 福 华童年旧忆

脚印里个春日童话 ◆ 周钰栋

讲到上海人吃个泡饭，其实

可以分成白泡饭搭仔菜泡饭。菜

泡饭摆了从前，一定是迭种状态：

今朝从简，寻点剩菜脚脚头跟冷

饭一道烧一滚，混一顿。后来能

够进到大餐厅餐单里个龙虾泡饭

或者类似佛跳墙迭种菜泡饭，其

实跟大多数上海人吃个泡饭已经

勿搭界了，只跟餐厅档次有关。

至于白泡饭，应该是从前上

海人个日常，急起来，隔夜冷饭，

冷开水淘淘就好吃，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出生个交关上海人到现在

还是欢喜迭能一口；七八十年代

出生个上海人可能因为上一代个

习惯，残留一点点欢喜；至于再后

来出生个上海人，大概一律侪是

黄油面包或者是各种健康胶囊

了，世界辣了发展，理念也要跟

牢，前两天还听到一个专家讲，白

粥勿好多吃，伤胃。怪了，从前勿

是听医生讲，肠胃勿好，吃两天白
粥养一养？想想，世界大同，胃胃

却不同，要多学习。

今朝天气好，要准备换季衣

裳，冷天衣裳收进去，热天衣裳摆

出来，蛮忙。齐巧又有冷饭头，所

以，早上就准备烧点泡饭吃吃。

不过，起因也是冰箱里翻出一袋

剥了好几天的蚕豆，老了，炒出来

可能吃口勿好；又正好有咸菜，想

想，咸菜豆瓣酥，泡饭过过，应该

是绝配。

蚕豆剥成豆瓣，一袋宁波轻

盐咸菜，可以分几趟用；开油镬，

一小把咸菜摆下去，煸一煸，豆瓣

摆下去，摆点糖，一道翻炒均匀，

加一碗水，以浸没豆瓣为好，盖镬

盖，大中火烧一刻钟左右就好，盛

出来撒点葱花提香。

泡饭要烧好就吃，盛出来还

是清清爽爽个，饭管饭，水管水，

辰光一长，饭米糁涨开了，就变成

饭泡粥了。上海人勿欢喜饭泡

粥，看到一个人讲闲话啰里巴嗦、

颠三倒四，就叫伊“饭泡粥”。

想起当年菜泡饭 ◆ 沈一珠


